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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一样的女人水一样的女人
□商子雍

最早了解傣族，是从一部文学作品
里，书名叫《召树屯》，描写的是古代西双
版纳地区一位名叫召树屯的傣族部落王
子与孔雀公主婻诺娜的爱情传奇。

爱情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一个永远被
表现的主题，各个民族都不乏爱情题材
的优秀作品。中国的专制集权社会延
续上千年，统治者对黎民百姓严加控
制，主张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当然，其时的

“礼”，不好说一点儿合理的东西也没
有，但不合理的东西大有存在，却是不
争的事实，其中之一，便是对爱情和婚
姻自由的践踏。也因此，在中国的文学
史上，优秀的爱情题材文学作品，要么
是出自民间，如《诗经》中的“风”，要么
是出自统治者鞭长莫及、管制相对松懈
的边陲，如傣族的叙事长诗《召树屯》。

应该说，叙事长诗《召树屯》对男女主人
公的塑造还都是很不错的，但就我个人的阅
读感受而言，对孔雀公主婻诺娜的印象似乎
更加深刻。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之一，是由于
几乎是在阅读《召树屯》的同时，我通过电影
银幕，认识了一位杰出的傣族女性刀美兰。

刀美兰是在西双版纳这块神奇土地
上成长起来的一个神奇的舞蹈精灵，我第
一次观看她的演出，是上世纪 60 年代那
个先是在舞台上轰动一时，后来又搬上银
幕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刀美

兰在其中的领舞，真是精彩极了，让人过
目难忘。原先就听过傣族女性是“水一样
的女人”这种说法，但未曾多想，更没有什
么准确、深刻的认知，但面对刀美兰，她那
种犹如“天上飞，水上漂”的动人舞姿，使得
水的那些让人神往之处，诸如内敛、平和、
优雅、透明、柔美等，用老子的话来概括，即
所谓“上善若水”，一下子就变得具体而鲜
活，产生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感染力。

很多年以后，有一部根据《召树屯》改
编的电影面世，由李秀明、唐国强领衔主
演。按说，李秀明是那个时候影坛的当红
小旦，人气颇高，加之在这部影片中的表
演也中规中矩，但由于有刀美兰这么一位
太出色的傣族艺术家作为参照，所以在我
的心目中，李秀明塑造的婻诺娜的银幕形
象，似乎还不是百分之百令人满意。再后
来，读到中国新舞蹈奠基人吴晓邦写给刀
美兰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你的舞
蹈没有矫揉造作，只有真情一片实意万
分。”说得真好！一个是在扮演孔雀公主

（尽管扮演的相当不错），另一个则是把自
己固有的内敛、平和、优雅、透明、柔美等
气质和品格，艺术地展现出来，刀美兰的
形象在我心目中胜出一筹，在情理之中。

有一段时间，常去给陕西小姐、西部
小姐的评选（实则就是选美大赛）当评委，
在决赛现场发表评委感言时，曾多次陈述
这么一个观点：“漂亮的女人不一定可爱，
可爱的女人一定漂亮。”鼓励参赛选手要
内外兼修、做一个德艺双馨的优秀女性，
而我给她们推荐的演艺界具备此种特质
的女性代表，一个是美国电影演员凯瑟
琳·赫本，另一个就是傣族舞蹈家刀美兰。

10年前，单位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去云
南旅游，西双版纳是其中一站。遗憾的
是，两天时间里，竟然不曾感觉到那种“水
一样的女人”给人的冲击。事后想想，倒
也并不奇怪。第一，傣族人口仅占当地人
口总数的30%，这样，傣族女性的比例，就
只是一成半了，平日里很难成群结队出
现，让外来客产生感觉；第二，时间虽有

两天，但主要是在野象谷和植物园，那里
的景色是西双版纳的，但左顾右盼见到的
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

这一次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西双版
纳州的首府景洪市待了整整一个星期，除
过两个半天是去州博物馆和一家酒店讲课
以外，其余时间一半是参加丰富多彩的傣
历新年（即泼水节）活动：在中心广场观赏
歌舞晚会，在傣族园泼水，在澜沧江边放飞
孔明灯；另一半时间则是用来逛夜市，参观
博物馆，造访傣家村寨，品尝民族美食。新
年期间，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喜气洋洋，身着
民族服装的傣族女性更是随处可见，她们
那种优雅娴静的气质，以及既含蓄内敛、又
不失落落大方的神态，让我们真正感受到
了什么是“水一样的女人”。同行的一位男
士半是调侃、半是真情坦露地言道：“傣族
女人太可爱了，搞得像我这样一贯安分守
己的男人，竟然也有了非分之想。唉，离婚
再娶太麻烦了，算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第二天，我们去一个曾获全国十大最美
乡村称号的傣家古寨曼远游览，陪同参观的
一位傣族朋友，格外多带了几套她的漂亮服
装，我撺掇老伴儿换上一套与我合影。晚
上，我把照片传给那位自称一度生出非分之
想的男士，并附有如下文字：“不能换老婆，
就让老婆换衣裳！”

他回复我：“哈哈
哈哈哈哈！”

“陕”，繁体字作“陝”。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六十周年国庆大典时，各个省
市自治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都
有辆彩车参加游行，每辆车的车
身及车前，都有巨幅大字标出所
在地名。陝西的彩车，直到在北
京彩排时，车正前标的仍是“陜
（xiá）西”，据说参与者在九月三
十日晚方才连夜赶制了一个

“陝”字，在十月一日，避免了一
个大笑话。十月一日出版的陕
西《文化艺术报》，头版是巨幅图
片新闻，那彩车照上依旧是赫然
醒目的“陜（xiá）西”。

陜（xiá）西在哪里？不知道，
我们只知中国有陝西。在中国的
行政区划中，宋置陝西路，以其
在陕原之西而命名，元代置陝西
中书省，明改为陝西布政使司，
自清以来，称陝西省。陝西的名
称乃起于西周初期，周公和召公
分陝而治，周公治陝原以东，召
公治陝原以西，“陝西”指陝陌
（陝原，在今河南陝县西）以西，
所以后来封建王朝的中央官吏
出任地方官也叫“分陝”。

现在使用的简体字“陕”，人所共知，但要用其繁体
字，就不那么简单了。譬如罢，中华书局出版的《说文
解字》的一个版本，在解“陝”字时，便有解释：弘農陜
（xiá）也。”在解释地名“ ”字时，曰：“弘農陜（xiá）东陬
也。”弘农（農），不管是作为郡名还是县名，都与陝有关
而与陜（xiá）无关，那个“陜（xiá）”是什么地方？显然，
在这里，“陜（xiá）”字错，当为“陝”。

然而古今将“陝”错写“陜（xiá）”字的并非各别。
清雍正时的大型类书《渊鉴类函》，民国间原北平故宫博
物院的《清代文字狱档》，几乎都将“陝西”错作了“陜
（xiá）西”；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结束时，《陕西日报》启
用了某公题写的新报头，也将“陝西”错作了“陜（xiá）
西”，用了几年后，报头上又悄悄将“陜”字改正了；上海古
籍出版社的影印本《资治通鉴》，岳麓书社出版的《说文解
字》注音版中，也有将“陝”错写作“陜（xiá）”的实例。

实际上，“陜（xiá）”是“狭”“陿”的本字，故《释文》
曰：“陜，俗作狭，或作狎，”而“陝（shàn）”，却是指的地
名。“陝”与“陜”，毫无干系也。

然而，“陝”与“陜（xiá）”两字，在很多人的眼睛里是
没有区别的。前几年见《陕西档案》杂志刊名中的“陝”
还是作了“陜”。直到现在，一些商品包装文字，书法作
品、匾牌题写，将“陝”写成“陜”的仍未绝迹。

“陝”“陜（xiá）”二字，字形虽极相近，而其义大不相
同。两字的区别，则在右半部中腰。“陝”字为两个“入”
字，而“陜（xiá）”字为两个“人”字。一“入”一“人”，虽差
之毫厘，然而所归的一“陝”一“陜（xiá）”，其义却差以千
里，以“陜（xiá）”作“陝”，悲夫。

“ 陜（xiá）西”“陜（xiá）西”，一个大白字将多少陝
西的文化轻薄了，《辞源》看得真切，故在“陝”字条
下，严肃指出，“俗误作陜（xiá）”。
在“陜（xiá）”字条下，又提醒道，“与

‘陝’异”。 语林指瑕

秋去也无妨，天涯逐木王。

青苔仍旧色，红桦有新妆。

双马凌云顶，群松舞太常。

诗情总差意，应许偷春光。

木王山吟木王山吟
□哲人

很久很久都没有这么感动过。
周六，在老家，可以不起床，还可以看阳光洒满窗

棂。这个镜头是久违了的。真的，一点不带假。
小时候，老家的山太高，屋子凹陷在山缝里，早上

的太阳在东山顶上，需要爬很高的山，才能看到它。在
自己的茅屋里，通过窗棂看太阳，是臆想。

门窗向阳的房子，如果在一个高台上，远处没有小
山遮挡，也许能看到太阳。一般是日升中天了，房前屋
后才有明亮。

山里人盖房子，因地制宜，没能力刻意地要怎么
盖，顺着山势，顺着水流，挖高垫低，整理出一块庄基
地，能住人就行。房子少窗。一般靠山的一面不开窗，
就是开一扇小窗，也和山亲吻，不会有阳光照射进来。
我在老家的卧室就在东南角的屋旮旯，一年四季，都是
在阴处。有一扇窗，窗外是比窗还高的巨石，几乎挡住
了所有光线，只有透气功能而已。

当年家贫，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闲情逸致去看山
看水看太阳。就是窗台上溢满阳光，也不会有感觉
的。后来上学，离开了家乡，回去时还得看天的脸
色。有一年暑假，硬是下了两个月的雨，太阳的影儿
都没看到。再回家，就是工作以后，有了负担，有了
压力，就有了匆匆，就是看到了窗棂上的阳光，也没
有思想去静静地看它。

县里的房子是南北通透，但不远处有高楼，早上
的太阳，照不到窗台上。阳台外的玻璃、纱窗，就是太
阳来了，也过滤了一遍又一遍，不可能在窗棂上生出花
朵。时光荏苒，十几年都在读秒，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也没有心思去欣赏窗棂上有无太阳。

最近常回家，周末可以不回县里，也没人打扰，就有
可能躺在自己的床上，弛然而卧，世间纷争，勾心斗角，让
它去吧，去给那些喜欢的人。有时候，兽性的存在，说明
年轻，当你无欲无求时，或者说明已经老矣。

今天就正好，恰逢周末，就在自己的床上长卧，做
了散淡子人。我的床在二楼，临窗，早上村民的劳作走
动叫醒了我，我也开始注目窗外。

窗外有树，秋叶金黄，晨风中有叶飘零。树后是
塬，当地人叫八里塬，其实这是小名，它还有一个挺诗
意的名字，叫风凉塬。此塬不大，从骆驼岭而下，到咀
头止，也就十几华里长，但它被浐河水系包裹着，是一
块福地。

早上七八点时，阳光开始光顾我的窗台。光有照不
到的地方，就有了阴影，和有光的明面形成对比，有了温
差。早上的太阳光很明很亮，竟能穿过窗棂，给粉色的窗
帘上色，给绿色的窗纱调温，还能给我的被角以光亮。

我一动不动地看着，它却不停变化。光线愈来愈
亮，温度越来越高，重要的是，它照射的点还有角度，不停
变化，一会儿，暗的地方亮了，再一会儿，亮的地方暗了。
有一只壁虎爬到了玻璃上，它竟然给它也上色了，而它
呢，竟然不动了，开始享受那一刻的温暖。

九点多，窗棂上的光线慢慢淡去，好像是太阳开始转
向了。外边的树，树后的塬，完全浸泡在阳光里。看着看
着，竟然流泪了，这就是淡淡的幸福呀。稍后，我入梦了，
梦里到处是阳光，还有我家的窗棂……

卧看阳光照窗棂
□白玉稳

世界是一面镜子

世界是一面镜子
我们都是镜中人
一生经历的影像
都在自己手捧的镜子里映现
你所看到的或你没有看到的
自然穿梭其中，明亮的光环
不一定就是荣耀
或许映现玻璃的折射
隐藏的部分，正好被月亮遮挡
沙漠之舟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
你看出了孤独中最坚实的自己
深深地镶嵌在山峦的画框间
黑白分明的夜与昼
让你感觉不出自己的存在
只有岁月倾斜下来，时间磨成沙漏
你才能够在镜面的波涛声中
听出生命挣扎的回响

像一只猫咪安静地思想

喧嚣终归离去，斜阳孤踪空游

你究竟有多长时间
没有人与自己对话
多像婴儿时期里自语自话
那个时候世界多么祥和，酣睡瞬间
像一只猫咪安静地思想
眯缝眼睛，慵懒身子
不知道头脑里孕育了什么
微笑的嘴角，隐藏多少秘密

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你的天地慈母环护，如一道隔音板
把一大片细碎的鸟鸣都打散了
剩下的日子，春风啊
吹亮了童年，吹胀了少年
吹乱了青春年华和油腻的中年
喧嚣声不绝于耳，喧嚣的眼前
涂抹成色彩斑斓的欲望世界

幻象是好奇的猫咪的瞳孔
摆动木鱼的尾巴，一场游戏过后
喧嚣终归离去，斜阳孤踪空游
这个手拎自己在微信里叫卖的年代

早该寻处暖暖的泥土地，俯卧草坪
像一只猫咪安静地思想
不管头脑里孕育什么，与世事无关

与太液池对话

一只历史的眼睛终于复活
紧盯这个城市，透过水面与时空对话
穿越唯一恰当的场所
你甚至能够触摸到缭绕的云烟
马鞭的回响声，不绝于耳
春风吹皱羯鼓跌宕的水纹
一千三百年了，仍没有停息
烛照灯火辉煌演绎人间祥和
那是疼痛过后的喘息
即便百花开遍的园林
也遮掩不住四季轮回的宿命
看似一潭平平常常的水里
沉浸多少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时光没有序曲最终留下传奇
一切的传奇独显美好
一切的美好转瞬即逝

三百年不算短
在一个盛满辉煌的池水里
也不过是一场回眸一笑的回忆

假如春天脱掉了美丽的外衣

假如春天脱掉了美丽的外衣
你是否愿意回望她受伤的心灵
你是否能够用双手捂热她的脸颊
那只曾经被北风吹破的脚踝
正在用温热的泥土搓揉结痂的皮屑
这些就要蜕去的疼痛，渐行渐远的冰凉
都在春风的抚摸下活筋舒络
身体硬朗的春天，自然微笑和善
用雪水洗涤过的衣裳干净柔顺
披肩一样裹出岁月轮廓
美丽不包含隐喻，尽显精明
铁线般勾勒日子的褶皱
有谁能够相信，寒冬会留下一道刀痕
隐藏进万物破土的骨缝
假如春天脱去了美丽的外衣
面对忧伤往事，我们不必惊慌失措

风过后，总要留下一些秘密
□陈益发

（组诗）

在亚龙湾天堂森林公园山顶，有家
门口写着最南邮局的小店，窗台上一枚

“北纬 18°”的大邮戳吸引了我。这是家
卖明信片的小店，我打算给自己选张寄
回去，以示纪念。

店里有位中年妇女在忙着。她见我
进门，便热情地打招呼：“来了，有啥要办
的？”听口音像是东北人。“寄张明信片。”我
回答说。她热心帮我选明信片，还指导着
写。盖邮戳时，我问她，能收到吗？她回
答，能。我告诉她，六月份在阿里也给自己
写了张明信片，到现在还没收到，不知哪儿
出了毛病。她告诉我，如果一个星期收不
到，就去邮局问问。我笑笑，没说话。我知
道，那是问不出结果的，不必去讨没趣儿。
我把写好的明信片仔细检查了一下，觉得
没什么问题了，才投进了邮筒。投的时候
心里默念：拜托，拜托，一定要寄到啊！

小店里客人不多，我坐在一角休息，捎
带着与这位东北大姐有一句没一句地闲
聊。我问她啥时候来的三亚。她说，好多
年啦，还在这儿买了房子。我夸她能干，让
她讲讲在三亚的感受。她倒是直言快语，
打开了话匣子。她说，这里东北人多，不寂
寞；这里水好、空气好。但也有不好的地
儿，工资低，物价高。“既然这样，咋还跑来
呢？”我不解地问她。“俺们那儿还不如这
里，天冷不说、空气也不好，收入不高，物价
也挺贵。在这儿生活可以少得病。支出少
了，就是多挣钱。”她讲得头头是道，我笑着
说：“你挺会算账的。”“生活不就是算计出
来的吗？”她把“算计”两字说得挺重。

她去忙了，我依然坐在那儿想她说的

话。平常人家过日子谁家不是精打细
算！老话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要
受穷。家庭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再殷
实的家底也经不起折腾。

乘观光车下山，去崖州古城。按照行
程，我将在三亚住两晚，明天一早前往东
方市和儋州市，实际在三亚游览的时间只
有一天半。三亚可转的地方很多，像蜈支
洲岛、南山寺、天涯海角、亚龙湾、大东海、
鹿回头、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等景区，包括
免税商店在内，都是响当当的品牌。挨个

儿走一遍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生活
中，当我们面临多种选择时，就选最迫切
需要的，这是法则，与价值大小无关。我
昨天下午去的蜈支洲岛，那是海上仙境，
可惜许多游乐项目不能参加。天堂森林
公园和崖州古城是早早定下来要去的地
方，我一向认为，旅行就是探古寻幽。如
果还有时间就去三亚湾海滩走一走，吹吹
海风，至于其他的景点这次只能作罢。

于许多人而言，说起三亚，想到更多
的是阳光、沙滩、椰林、海鲜以及郁郁葱葱
的热带雨林。其实，三亚还有鲜为人知的

一面，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崖州古城便是
其中的代表。崖州古城位于三亚以西四
十多公里的崖州区崖城镇，自宋朝以来，
历代的州、郡、县衙门均设在这里。1954
年10月，崖县人民政府才由崖城搬到三亚
镇，1984年5月，崖县被撤销改为县级三亚
市，1987年11月设立地级三亚市。从历史
上看，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崖城一直是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三亚来，假如不去崖
州古城走走总是一种缺憾。

中午到的崖州古城，没有一点树阴遮

挡，孤零零的一座城门和不长的一段城墙矗
立在阳光照射之下。拿眼一瞅，平添了些失
望。说是古城实在有点勉强，全是新建的。
据史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各种
原因，崖州古城就被拆得所剩无几，后来经
过一系列的运动，古城基本上荡然无存。

走过城门，眼前是一座古建筑群，走
近方知是崖城学宫。由一小门入内，看到
介绍方知是崖州孔庙。介绍上说，这是一
座中国最南的孔庙，被称为“天涯第一圣
殿”。学宫里除与孔圣人有关的东西外，
还有三位人物也在东西庑通过画版的形

式展示，一个是黄道婆，一个是冼夫人，还
有一个是鉴真和尚。鉴真东渡的故事比
较熟悉，黄道婆的故事也略知一二，至于她
来崖州向黎族百姓学习纺织技术，并在此
居住四十余年的故事倒是第一次知道。被
誉为中华第一巾帼英雄的冼夫人的事迹更
是闻所未闻。直至看完介绍方才恍然，她
们都和崖州有着极深的渊源，为崖州人民
所爱戴怀念，一并受到人们的尊崇。说起
来也是有意思，圣人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
养也”，他怎么也想不到，有两位女杰同他
一样，在这里每天接受人们的敬拜。

在崖州老街走了走。老街建筑以骑
楼为主，它有别于在海口老街见到的气
派和繁华，也有别于在文昌见到的扭捏
与粉饰，崖城老街完全是一幅原生态的
装扮。颜色斑驳的墙上流淌着岁月的痕
迹，破旧的门窗像是在诉说着往昔的故
事，摇摇欲坠的西式装饰记载着曾经的繁
华。在这里，每一栋建筑都承载着一个家
族的记忆，也是一个个历史的缩影。想当
年，这里该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地方，我感
到震撼，也感到一种无奈的悲哀。

走马观花式的结束了在崖州古城的
浏览。返回时路过三亚湾，下车拍了几张
照便回酒店了。不知道是上火了，还是空
调吹的，感到全身疲乏，喉咙疼、咳嗽，还伴
有腹胀、耳朵痒。自己判断了一下，估计是
心火大，外出买了点清热解毒的药。出来
整整七天了，几乎是马不停蹄，着实有些累
了。看来，即便是旅行
也要有个好身体，无论
干什么，身体都是本钱。

寻 古 三 亚
□张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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